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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演进关

系密切。中国近、现代史已经告知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外国文学在

不同历史时期以引领、呼应或强化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

社会现代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外国文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

的阐释和反传统的话语；中外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直接影

响了中国文化的选择，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演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一

些西方文艺家与中国文化及其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埃兹拉·庞

德（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1885—1972）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庞德在 20 世纪西方文化史，尤其是英美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举足

轻重的。这不仅体现在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一生创作了大

量优秀的诗歌作品，而且体现在他挖掘、培养了一批影响 20 世纪西

方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作家。Ｔ． Ｓ． 艾略特（Ｔ． Ｓ． Ｅｌｉｏｔ，
1888—1965）的不朽诗篇《荒原》（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Ｌａｎｄ）是在庞德的大力
斧正下问世的，这为艾略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Ｗ． Ｂ．叶芝（Ｗ． Ｂ． Ｙｅａｔｓ，1865—1939），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与庞德也有密切联系，他晚年诗歌的现代化与庞德的协助分不

开；海明威（Ｅｒｎｅｓｔ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1899—1961），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在欧洲期间，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得到了庞德无

私的帮助；詹姆斯·乔伊斯（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1882—1941）更是与庞德

时相过从，获益匪浅，他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出版都凝聚了庞德的心

血；20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罗伯特·弗罗斯特（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ｏｓｔ，
1874—1963），其诗作的发表和本人的成名均与庞德有不解之缘⋯⋯

这样的诗人、作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庞德是 20 世



纪英美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旗手。

那么，庞德与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因缘关系呢？庞德是众所周

知的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主要发动者，而意象派诗歌运动是 20 世纪英

美诗坛第一次大规模地与主流地位的传统诗歌相抗衡的一场文学运

动。在这场运动中，庞德已经接受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影响。在谈

到外来影响时，庞德自己曾经说过：“中国是基本的，日本不是，日本

是一种独特的兴趣，就像普罗旺斯，或除但丁外的 12 至 13 世纪的意

大利⋯⋯”，庞德还说，中国对包括意象派诗歌在内的新诗运动产生

的影响，就像希腊之于文艺复兴。庞德早在 1913 年就与友人谈论中

国文字的奥秘，因为他在 1913 年底读到了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关于

中国文字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手稿。1914 年，庞德开始根据费氏手稿

翻译中国诗歌，1915 年经他改写的 19 首中国诗的诗集《华夏集》出

版。他还整理发表了费诺罗萨有关中国文字的重要论文。

通过与关于中国文字、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的亲密接触，庞德终

于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情思的方式；为此他作了多年艰苦的探索，包

括整理翻译费诺罗萨手稿，发动意象派和漩涡派诗歌运动，以及自己

的大量创作实践。而这种探索恰恰就是他不断借鉴他人又不断摆脱

旧的创作模式的过程。最终庞德似乎意识到，当代西方文艺要觉醒、

要崛起，除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清理和继承，还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

优秀文化，学习其他民族文艺取得成功的做法。用庞德的话来说，就

是必须在英美新诗之外的外国文学中找到“纯净的色彩”，在此基础

上才能创作出真正伟大的诗歌来。路易丝·玛尔兹（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ｔｚ）是
研究庞德早期诗作的专家，她在“庞德早期诗作”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一年，也就是 1912 年，庞德感到自己的调色板就要准备就

绪。这年他给哈丽特·门罗（Ｈａｒｒｉｅｔ Ｍｏｎｒｏｅ）刚创刊的《诗刊》杂志
寄去了诗作，题为‘尾声’（Ｅｐｉｌｏｇｕｅ）。他想让美国人看看他是如何
对欧洲中世纪诗歌进行‘调色’的，是如何通过借鉴欧洲来丰富自己

祖国的文学的。这时也许他尚不知道还有一种‘纯净的色彩’，也许

是最重要的色彩，等着他去接受。这是一种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至

２ 庞德与中国文化



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色彩，尤其对他《诗章》（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ｓ）创作的结
构、内容和意义来说更是如此。而这一礼物正是在 1913 年，在一种

意想不到的情形下到来了。

“1913 年，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夫人在阅读庞德诗作时灵机一

动，觉得庞德是那个能理解她已去世的丈夫的研究成果的人，这些成

果就是他对中国诗歌和日本戏剧的研究。于是，她把这些研究成果

和资料寄给了庞德，希望这些手稿能给庞德以益处。通过阅读这些

手稿，庞德对诗歌最深刻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这是另一个民族，另一

个国家，另一个不同于英国但同样充满智能的天地。这里曾是文明

古国，诗歌中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古老的文明，洋溢着悲伤和死亡意

识，但忧伤从未征服过它。这里是活生生的诗，有细致的描写，还有

和人类之爱相结合的自然之爱。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手稿对他来

说，正是自由地再造他自己创作技巧的内在楷模。”

中国古典诗歌、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彻底征服了正在寻

找出路的庞德，他似乎感到自己得到了文艺女神的特别馈赠和青睐，

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上世纪（指 19 世纪）我们重新发现了中世纪，

而这个世纪我们在中国重新发现了希腊文化的魅力⋯⋯毋庸置疑，

只要我们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就会发现中国诗歌中有纯净的

颜色；诚然，这一美景已经通过翻译得以呈现。”

也许这是一种文学上的缘分吧！要是费诺罗萨不曾研究过中国

汉字和中国古诗，要是费氏夫人不曾前往伦敦，并读到庞德的诗歌，

要是庞德没有得到费氏手稿⋯⋯这场文学上的姻缘也许就永远也不

会出现了。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庞德内在的文学需求，没有这种需

求，姻缘也难以结成，偶尔得到的东西往往潜藏着长期等待的心理契

机。庞德天生有一种不安定的性格，喜欢猎奇求新，正是这种天性促

使他不断跨越文化的界限，在新的多元文化背景中寻求文学创作上

的一次次突破。西方庞德研究专家和学者曾指出庞德的两次突破。

第一次是他突破了西方文明和文化氛围及其思想方式，用一种新的

方式写诗。这次突破使他开始走向了东方，接近了东方文化和文学，

３前 言



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和文学。这也意味着庞德穿越了欧洲的历

史观念和理性传统，从相对的另一个极点回归于西方文化的最初状

态。然而，这一次突破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庞德对东方文化的向往

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中世纪以来统治西方文化思想领域的逻

辑、理性的束缚，仍然从某种对抗的观念出发，认为东方文化、中国文

化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互补。庞德自称将佛教和道教合二为一是为了

解决西方文化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次突破具体体现在他对中国文

字和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的学习借鉴中。

庞德的第二次突破则是对人类文明理念本身的突破，而不仅针

对西方文化和文明。这一次他转向了自然，也就是人类最有希望的

自我纯净和更新的文化资源。为了使人类达到自我纯净和更新，庞

德转向了中国的儒家学说，但是他又超越了儒家学说的精神理念，这

一次的突破具体体现在他对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及道德理想的学习借

鉴上。

庞德的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他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

再一次吸收和进一步理解；通过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又使西方文化

得以丰富和充实。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庞德的这两次思想突

破时，不难发现，梳理一下庞德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大大

有益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虽然浅显但

容易被忽视的道理：任何文化都有相通的一面，没有一种语言和文化

对于人类认识自己是自给自足的，每种语言和文化都有自身所不能

表达或无法表达的时候和地方。两种文明或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可

以促进彼此的进步和发展，反之，则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正是本

课题的意义所在。

４ 庞德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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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一位在英国发现的美国诗人

有人戏称埃兹拉·庞德为“荷马之子”，这个称号对于别的诗

人，可能是溢美之词，而对于庞德却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父亲就名

叫荷马·庞德。

埃兹拉·庞德，1885 年 10 月 30 日出生在爱达荷州的黑利市。

他的祖父撒迪厄斯·科曼·庞德是铁路修筑者和木材商，曾做过几

任国会议员，后来还积极倡导货币改革。庞德后来回忆说，他祖父曾

把铁路筑到奇帕瓦瀑布，有些人联合起来对抗他祖父，不让他买铁

轨。这件事庞德在其名作《诗章》中提到过。他祖父后在纽约州的

北部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铁道，就把铁轨买下来，用船运走，然后靠

他在伐木工人中建立起的声望，把铁路筑了起来。父亲荷马·庞德

则是政府土地管理局的雇员，庞德曾回忆他幼年时经常见到一些身

材魁梧的人，腰上别着六响手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后来荷马又

被任命为在费城的美国铸币厂的检验员。

整个 19 世纪 90 年代，庞德都生活在十分舒适富裕的中产阶级

家庭。1900 年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他只有十五岁，他是一

名特殊的学生，因为他声称自己不愿选修“除文学艺术之外任何毫

不相关的课程”。庞德是凭着良好的拉丁文基础进入大学的，他从

大学一年级开始便研究拉丁文学。

每逢星期天，总有一群学生聚在庞德家，尽情玩乐。而他在宾大

期间最要好的朋友有两位：威廉·卡洛斯·威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ｒｌｏｓ



Williams，1883—1963）和希尔达·杜丽特尔（Ｈｉｌｄａ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
1886—1961）。威廉斯当时正在宾大研究生院学医，庞德经人介绍与

他相识后，就经常去他的宿舍，朗诵自己创作的诗作，其中的大部分

后来收入了庞德的第一部诗集《一盏熄灭的灯》（Ａ Ｌｕｍｅ Ｓｐｅｎｔｏ，
1908）。那时候的庞德还每天创作一首十四行诗，但到年末检点自己

的诗作时，大多数十四行诗都被付之一炬。后来有记者问庞德是怎

么当上诗人的，庞德的回答是：能否成为诗人得由神灵来决定，不过

路要靠自己去闯；另外，我祖父跟当地银行经理常以诗文唱和，外祖

母和她兄弟也经常在信札中以诗文往来。大家认为谁都能写诗。耳

濡目染加上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庞德从十二三岁起便开始读诗写

诗。庞德对诗歌的热情感染了威廉斯，后者也开始诗歌创作，甚至作

过一首史诗（ｅｐｉｃ），只是自感内容浅薄、技巧拙劣而羞于示人。威廉
斯曾经这样描写庞德：“这个人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是我见过的人中

最活跃、最聪明、最难以说清楚的家伙，他也很有趣———除了他那痛

苦的自我意识，还有带咳的大笑。”
1
杜丽特尔则是宾州大学天文学教

授的掌上明珠，当时正在布莱恩·默尔（Ｂｒｙｎ Ｍａｗｒ）求学，她与另一
位名叫玛丽安娜·穆尔（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Ｍｏｏｒｅ，1887—1972）的同学，后来

都成了著名的女诗人，且两人都与庞德过往甚密。

1 Ｔｈ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ｐ． 32．

1903 年，由于对学校的教员感到不满，庞德决定离开宾大，转至

汉密尔顿学院。威廉斯认为，庞德离开宾大是父母不睦所致，而事实

上庞德在宾大本来就是位特殊生，他注册入学时就没想要在此长留，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申请要学位。此时年仅十八岁的庞德就已经显示

出了个性中耿介傲慢、特立独行的一面。

关于庞德在汉密尔顿学院的情况，可以听听他两位同学的描述。

庞德的室友克劳狄斯·韩德（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Ｈａｎｄ）说，庞德经常半夜才回
到宿舍，把他叫醒，手里端着一杯啤酒，高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

２ 庞德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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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毕，他问韩德听懂了多少。睡意蒙眬的韩德只得回答：“一个字也

没听懂。”“噢，天哪！”庞德异常失望地叫道，一边将手中的啤酒一饮

而尽。另一位同学康克林·曼（Ｃｏｎｋｌｉｎ Ｍａｎｎ）回忆说，庞德在学校
里不愿加入学生联谊会，还在联谊会开幕式上出手打了一位学长，因

此遭人嫉恨，被列入黑名单，罪名是目无权威。

在汉密尔顿学院获得学位后，庞德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于

1906 年获硕士学位。学校聘任他为特别研究生，并拨出专款，供其

为研究维加（Ｌｏｐｅ Ｆｅｌｉｘ ｄｅ Ｖｅｇａ Ｃａｒｐｉｏ，1562—1635）作品搜集材

料。维加是 16 世纪西班牙戏剧家、作家，曾在教会任职。据传曾写

过一千多部剧本，现尚存四百余部，大部分为喜剧。主要剧作有《羊

泉村》、《看守菜园的狗》、《最好的法官是国王》、《塞维尔之星》等。

诗作有史诗《被征服的耶路撒冷》、抒情诗集《人类的诗》和《神圣的

诗》。另有田园小说《阿卡迪亚》、对话体小说《多罗特亚》等。还著

有诗体论文《喜剧创作的新技巧》。维加的作品对西班牙民族文学

的发展影响至巨。那年 6 月，庞德去了欧洲。在周游了西班牙、法国

和意大利后，于次年夏天返回美国。但是学校当局拒绝了续聘，于是

他决定从事教职。1907 年，他接受了印第安纳州瓦巴什学院的邀

请，去该校担任罗曼司文学教授。

可是在短短四个月之后，庞德就被迫离开了瓦巴什学院，其中的

原因出于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一小插曲还颇有些浪漫色彩：一个大雪

纷飞之夜，庞德外出寄信，邂逅了一位姑娘。姑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

不幸遭遇：她是个杂耍演员，到这个镇上表演，不料剧团经理拿到演

出收入后就逃之夭夭。她身无分文，又无处投奔，只得在马路上徘

徊。庞德见她可怜，就带她回家，甚至把自己的床让给她，自己则裹

了一条毛毡睡在了地板上。翌日清晨，他赶去上八点钟的课。女房

东们假装上楼来打扫房间，实际上想看看那个弄脏了她们房子的女

人。一个女房东把姑娘一脚踢出门外，另一个立刻拨通了镇政府的

接线员。事情闹到了学校校长那里，当天中午庞德就不得不结束了

在这所学校的教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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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批评家后来一直抓住这件事不放，认为庞德定居欧洲后的

一些言行可以从这里看出端倪，甚至可以找到部分原因。还有一些

批评家想当然地认为，这件事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庞德会不断抨击

美国人和美国生活。其实这些批评家的看法不无偏颇之处，庞德对

美国的抨击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教育和文化方面，并没有过多涉及道

德层面。庞德本人对这件事又是如何看待的呢？1930 年，研究意象

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格林·休斯（Ｇｌｅｎｎ Ｈｕｇｈｅｓ）曾就此问过庞德，
庞德以极大的兴趣作了答复，他认为自己是出于善意帮助那位可怜的

姑娘，没想到会有如此令人遗憾的结果。他觉得自己完全是无辜的。

离开瓦巴什学院后，庞德回家乡探望双亲。他父亲答应，假如庞

德的诗作能够得到某位专家的肯定，他就赞助庞德再次前往欧洲。于

是庞德特意拜访了 ＭｃＣｌｕｒｅｓ 杂志的文学编辑威特·宾纳（Ｗｉｔｔｅｒ
Ｂｙｎｎｅｒ）；后者写了封信表示对庞德诗作的欣赏。父亲没有违背诺言，
给了他一笔钱。可是这笔钱的数目看来并不大，因为庞德说他 1908年

1月抵达欧洲时口袋里只有八十美元。他在直布罗陀登岸，徒步穿过

大陆到达威尼斯。对这些徒步旅行的经历，他后来一直念念不忘。

庞德到达威尼斯后，所剩无几的那点钱仍然足够他出版自己的第

一部诗集《一盏熄灭的灯》。诗集共印了一百册，只花了他八美元，这

在美国可是要花一千美元的。诗集的售价是一美元，价格非常适中。

关于庞德为什么要离开美国远赴欧洲，原因似乎很简单。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文化氛围令所有胸怀大志的文学青年普遍感

到窒息，他们纷纷选择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流放地”，去那里吮

吸母文化的丰富营养。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庞德选择欧洲，因为他

感到欧洲能提供美国所缺少的文化养分。而且庞德认为，那时的美

国，没有人对严肃的艺术家怀有哪怕是丝毫的兴趣。庞德正是在这

种情况和心境下，离开美国，去英国闯荡他的文学事业的。

他再次从威尼斯出发，仍然徒步，不过行囊里多了几册诗集。他

决定再次前往伦敦，进攻这座他心目中的文学堡垒。在伦敦他又申

请特殊研究生资格，希望继续其维加研究，但遭到拒绝。他并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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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又申请了第三次，但仍然没有成功。

庞德决定闯进伦敦的文学世界，尽管他当时手头很不宽裕，在这

座浓雾笼罩的大都市里也鲜有熟人，但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一是自己

还很年轻；二是他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这本小册子及时地送到

了批评家的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伦敦的批评家们对它的反应

相当积极。《旗帜晚报》（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的一篇文章评论道，《一
盏熄灭的灯》里的诗歌粗犷、令人难以忘怀⋯⋯不同于我们那些矫

揉造作的诗人的冗长而夸饰的诗作，这位诗人仿佛普鲁旺斯的游吟

诗人。起初，伦敦知识界将他视为美国怪人，庞德本人对此不以为

意。他蓄着浓密的胡子，头发又密又卷，双眼炯炯有神，还有他那拜

伦式的着装，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与当时伦敦的社会氛围格

格不入。他的诗歌风格也与伦敦诗人们的迥然相异。当时年轻一代

的伦敦诗人崇尚所谓“乔治派”诗歌，其时正属英王乔治五世统治时

期，当时英国还出版有五部当代诗歌选集，其总标题即为《乔治诗

歌》（Ｇｅｏｒｇｉ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诗人们身在都市而迷恋与世隔绝的乡村田
园风光，所描写的景色矫揉造作毫无新意：“燕子在低垂的柳树枝下

来回穿梭”，这样的陈词滥调在诗歌中比比皆是、触目可见。庞德对

他们深为不满，利用多种场合抨击他们的无病呻吟、风花雪月，说他

们的作品是济慈和华滋华斯的几经转手的伪劣产品。为了捍卫英语

诗歌的纯洁，他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与乔治派诗人们决斗。

庞德在伦敦文坛表现出的战斗姿态，赢得了一位出版商的激赏。

他就是与庞德有过非同寻常关系的艾尔肯·马修斯（Ｅｌｋｉｎ
Ｍａｔｈｅｗｓ）。据说马修斯为人腼腆。庞德与他见面前只听说过他是
《黄书》（也有译为《黄面志》的）（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ｏｋ）杂志的出版商，同时
还是诸如奥斯卡·王尔德（Ｏｓｃａｒ Ｗｉｌｄｅ，1854—1900）、亚瑟·西蒙

斯（Ａｒｔｈｕｒ Ｓｙｍｏｎｓ，1865—1945）、奥勃莱·比尔兹利（Ａｕｂｒｅｙ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1872—1898）以及莱奥内尔·约翰逊（Ｌｉｏｎ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
1867—1902）等作家著作的出版商。庞德对他们的初次见面有过一

番描述，马修斯同意为庞德出版诗集，但他建议庞德至少应该支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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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印刷费，因为他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

庞德说：“我口袋里还有一先令，如果对你有任何用处的话，就

给你。”

马修斯：“好吧，我想把它们印出来，不管怎么样。”
1

1909 年 4 月，马修斯果然出版了庞德的第二本诗集《人物面具》

（Ｐｅｒｓｏｎａｅ）。诗集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旗帜晚报》的那位评
论家写道：“⋯⋯这是一本奇异的小册子，它将惹恼很多读者。”爱德

华·托马斯（Ｅｄｗａｒｄ Ｔｈｏｍａｓ）在《英国评论》（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ｖｉｅｗ）上
发表了一篇三页半篇幅的评论文字，赞扬庞德“⋯⋯无法拿他来和

健在的任何作家相比⋯⋯充满了个性魅力，凭着这种个性，他的诗歌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牢牢地将我们固定在他那纯洁、庄严、充满

激情的世界里。”《牛津杂志》（Ｏｘｆｏｒ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的评论家说：“这是
最令人兴奋的一部诗集。”《文人》（Ｔｈｅ Ｂｏｏｋｍａｎ）杂志的评论家则
说：“这些年来，没有一本诗集像这本诗集那样具有如此新鲜的灵

感、如此强烈的个性⋯⋯。”
2

1 Ｔｈ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ｐ． 38．
2 Ｉｂｉｄ．，ｐ． 44．

《人物面具》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马修斯，马修斯不是那种仅仅

满足于商业成功的出版商，他以发现诗人并使其成名为自己的天职，

并为此不遗余力。几个月后庞德的第三部诗集《狂喜》（Ｅｘ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得以面世。此时，庞德的诗歌已屡见于《旗帜晚报》、《圣詹姆斯新闻

报》（Ｓｔ． Ｊａｍｅｓ Ｇａｚｅｔｔｅ）、《英国评论》和其他重要的英国报纸和杂志
上。1909 年 10 月，庞德二十四岁生日那天，他的诗歌“佳偶歌谣”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ｌｙ Ｆｅｒｅ”）在《英国评论》上刊登，一时好评
如潮，人们纷纷引用其中的诗行。这首描写耶稣临难前数小时情形

的诗歌，给庞德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引起了故乡美国读者的注意。

1909 年 10 月号的《文摘》（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Ｄｉｇｅｓｔ）杂志（其影响力相当
于现在的《时代周刊》），转载了这首诗，并对作者作了简单介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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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却将作者的名字错写成了“Eyra Pound”。同年 11 月号的《文摘》

刊登了庞德的一帧照片，照片上的庞德没有蓄须，显然是他大学期间

的照片。《文摘》引录了《文人》杂志上的一段话：“⋯⋯他写了两部

小说、三百首十四行诗，但都已被付之一炬。”这次庞德的名字写对

了，是一位读者去信指出了上期的错误。二十年后，庞德成了诗坛举

足轻重的人物，《文摘》杂志吹嘘自己是刊登庞德作品的第一家美国

出版物。有一点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首先发表“歌谣”的《英国评论》

杂志的主编是英国作家福特·马多克思·休弗（Ｆｏｒｄ Ｍａｄｏｘ
Ｈｕｅｆｆｅｒ，1873—1939），后更名为福特·马多克思·福特。诗歌是庞

德在伦敦的一位崇拜者梅·辛克莱小姐（Ｍｉｓｓ Ｍａｙ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介绍给
休弗的。休弗当时主编这本杂志成绩斐然，向该刊投稿的知名作家

包括哈代（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ｒｄｙ，1840—1928）、詹姆斯（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
1843—1916）、威尔斯（Ｈ． Ｇ． Ｗｅｌｌｓ，1866—1946）、托尔斯泰（Ｃｏｕｎｔ
Ｌｅｖ Ｔｏｌｓｔｏｙ，1828—1910）、康拉德（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ｎｒａｄ，1857—1924）等，

而经休弗大力提携的当时还不大出名的作者有劳伦斯（Ｄ． Ｈ．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1885—1930）、温德姆·刘易斯（Ｗｙｎｄｈａｍ Ｌｅｗｉｓ，1882—

1957）以及庞德。庞德与休弗一见如故，从此成了《英国评论》杂志

社里休弗办公室的常客。休弗后来回忆第一次与庞德见面的情形：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说话带有浓重的费城口音；浓密的胡子

和蓬乱的头发呈红褐色；他身材瘦削、动作敏捷，大口大口嚼着糕点，

鼻梁上戴副夹鼻眼镜，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卷手稿，头朝后仰着，

眼睛眯成一条缝，一边咯咯发笑一边谈着他的译稿。”

休弗继续回忆道：“我们发表了他的诗作‘佳偶歌谣’，⋯⋯我猜

想他当时手头肯定很紧，就马上买下他的诗歌，付给他的钱远远多于

一首‘歌谣’所应得的稿酬。虽然不是笔大数目，但埃兹拉足可对付

一段时间了———六个月吧———在陌生的伦敦。”
1

1 Ｔｈ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ｐ．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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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弗是庞德最早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他终究力量有限，不能随

心所欲地帮助那些具有良好天赋的人。虽然他的背景决定了他是英国

任何文学杂志的最合格的主编，但由于经济及婚姻问题，他不得不离开

《英国评论》杂志，有才华的人总是难以如愿地做他适合做的事。

休弗对庞德翻译的诗稿也报以极大的热情，他认为庞德的《华

夏集》（Ｃａｔｈａｙ）是“世界上最好的诗集之一”。正是这部译诗集大大
开阔了英语诗歌创作的领域和诗人的眼界，所以 Ｔ． Ｓ．艾略特称庞德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1910 年，庞德在伦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批评文集《罗曼司精

神》（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ｃｅ）。这本书是当年庞德享受宾州大学
特殊研究生资格时研究维加作品的成果。在该书前言中，庞德写

道：“艺术史就是杰作史，而不是失败之作或平庸之作的历史。”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ｗｏｒｋ，ｎｏｔ ｏｆ ｆａｉｌｗｒｅｓ，
ｏ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这句话倒成了后世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语。这
本书出版后没有引起读者多大的注意，影响也极有限。这也是由

登特（Ｄｅｎｔ）出版公司出版的庞德惟一的一部书。
1911年，艾尔肯·马修斯出版了庞德的诗集《冈佐尼》（Ｃａｎｚｏｎｉ），
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本诗集是献给庞德未来的岳母奥莉维亚·莎

士比亚（Ｏｌｉｖｉａ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的，作品发表前庞德是她家的常客，而且
经常留在她家吃饭。这一年，马修斯还出版了庞德作于 1909 年的诗

集《普罗旺斯》（Ｐｒｏｖｅｎｃａ），也同样很受欢迎。有论者认为：“几乎从
每一页纸上都可清楚地看出庞德先生是普罗旺斯文学及其传说的绝

对权威。”《观察家》（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报认为：“庞德先生是现代诗人中
罕见的人物———一位学者。他不仅有教养而且有学问。”《民族报》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也以同样的欣赏口吻写道：“假如庞德先生能继续像刚出
版的诗集这样写下去，他将为英语诗歌增添更为丰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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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庞德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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